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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亚述人是古代近东地区以尚武著称的古代民族。公元前９－７世纪，亚述人的势力发展到了顶

峰，其军队在从地中海到波斯湾的广大地区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建立了人类进入铁器时代后第一个地跨亚非

的大帝国。亚述人的尚武文化既是亚述人得以建立强大帝国的最主要因素，同时也是亚述帝国走向灭亡的罪

魁祸首。亚述人的尚武文化及其实施的一系列征服行动，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古代近东的历史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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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述人是讲塞姆语的民族，因生活在两河流域北部亚述地区而得名。亚述人是一个颇具传奇

色彩的民族，其独特的尚武文化，使其在人类历史长卷中抹上了浓重的一笔。但 亚 述 国 家 建 国 伊

始，并非是以武立国，而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其走向轻农耕、重商战的发展道路。亚述人尚武

文化形成的过程，也是其走向帝国的过程，二者相生相伴、相互促进。亚述人尚武文化成就了其帝

国的辉煌，同时也将帝国拖入了深渊，走上了灭亡。本文拟在有限材料的基础上，对亚述人尚武文

化的表现、形成因素及历史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从而使人们更好地认知亚述人的尚武文化，更深

刻地了解古代近东的历史与文化。

一、亚述人尚武文化的表现

以战争为主要内容、尚武、黩武的文化几乎占据一个国家文化的全部，在古代近东地区以亚述

人表现得最为突出。亚述人的尚武可谓是典型的“单一的战争艺术取得了进步，却牺牲了许多和平

艺术”［１］１８９。亚述人尚武文化的内容及表现形式丰富多彩、多种多样。亚述人的战争艺术及亚述帝

王的军事才能是亚述人尚武文化最突出的表现。

（一）亚述人的战争艺术

“美索不达米亚的地理鼓励了战争，因为河谷的富饶产生了财富，而财富，反过来，刺激了竞争

与贪婪。”［２］４０１与其他文明不同，两河流域文明战争、混乱是常态，而统一稳定则是非常态，两河流域

地区不断上演着征服与反征服之间的斗争。亚述人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将战争艺术发挥到极致的

一个民族，对于占据地理优势的北方亚述人而言，掠夺东、西及南方的财富是他们的生存之道。公

元前９－７世纪的亚述人凭借其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和极强的征服欲望，不断向外出击，征服

了整个两河流域、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及埃及，建立了一个横跨亚非、幅员辽阔的庞大帝国。

亚述王宫的浮雕形象地向我们展示了亚述人的战争艺术。富兰克弗特认为亚述人的“浮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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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亚述人最伟大且最原始的成就，事实上，亚述艺术史主要是浮雕雕刻的历史”［２］３４１，战争是亚述

浮雕艺术作品中永恒的主题，通过这些浮雕，我们可以领略亚述人气势恢宏的尚武精神。莱亚德在

他的著作《尼尼微及其遗迹》一书中描绘了一块亚述军队对一座敌人城堡进攻的浮雕：“当向上攀登

的士兵以强大的攻势进攻城墙时，战俘也被带进监牢。艺术家的眼光和手还捕捉到了这种人为暴

力与痛苦的自然背景：对战争无所谓的树木与鱼群。”［２］３４２在另一块描绘战争场面的浮雕中，艺术家

描绘了众多战争细节，防御的城墙遭到一队亚述攻城槌手的进攻，弓箭手们正向防守的士 兵 们 射

箭，此外雕刻家细致而生动地描绘了一些战俘被钉死在木桩之上。又如尼尼微宫殿的一块浮雕上，

阿淑尔巴尼帕及王后在一次花园聚会上尽情享受着快乐，在细细品味优雅音乐旋律之时，旁边的一

棵树上却悬挂着被砍下的敌国国王的头颅。如此主题类似的浮雕在出土的亚述王宫浮雕 中 不 胜

枚举。

亚述王宫的浮雕画面表达的意蕴与精神就是势不可挡的战争与征服。无论是战斗还是狩猎的

场面，这些雕刻作品所展现的，要么是残酷的屠杀敌人，要么是与狮子的搏斗，这些场景都无一例外

地表现了一种“残酷的喜悦”。亚述人的战争与屠杀是这些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其用意是让亚

述的君王们充满信心，并用威慑力令百姓臣服。国王们一成不变的雕像，象征着权势不可改变以及

亚述统治的持续性。除了阿淑尔神是亚述人心目中不朽的信仰之外，赢得战争也许就是亚述人最

现实、最虔诚的信仰。为追求这种“残酷的喜悦”，亚述人想尽一切办法，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去武

装他们的军队，来达到最佳的征服效果。提格拉特帕拉沙尔第三进行了军事改革，增加了工兵、辎

重兵、创建骑兵和战车兵等兵种；在武器方面，亚述人发明了合成弓，引进马匹，发明攻城槌等；在战

略战术方面，他们采取效率极高的围攻战和心理战等。这些军事创举使亚述帝国的军队在西亚地

区屡战屡胜，所向披靡，使帝国国威远播四方。军队是亚述尚武文化的最佳载体，战争是这种精神

和文化的表现形式，而最能体现亚述人尚武文化的表现手法，则是他们实行的残酷的心理战术。
（二）亚述人残酷的心理战术

亚述人发动的心理战，其手法之残忍，用恐怖主义来形容毫不为过，甚至有人认为现代恐怖主

义的肇端来源于亚述人。亚述人在战争中常常对被征服的人们实行暴力威慑的残酷心理战。如辛

纳赫里布攻占耶路撒冷时，“他的代表用亚述语对这座城市的官员们发表了讲话，敦促他们臣服亚

述的强大力量。可是当官员们表示拒绝时，这位亚述王代表转身对城墙上的守城士兵大声叫喊，用
希伯来语直接告诉他们他所知道而他们的头领永远也不会告诉他们 的事 情”［２］４０８。亚述人在征服

过程中，会频繁地将目标锁定在那些容易攻占的小城市，在征服之后他们把城市彻底拆除，并放火

焚烧。如辛那赫里布战争记里面这样记载：“我围困了、征服了、摧毁了、拆除了他的王城马如比什

图城和阿库杜城，以及它们周围的３４座小乡镇，我用火烧了他们。”［３］３４９亚述人对征服的居民 采 用

了惨无人道的屠杀政策，他们用人皮和人头来装饰城墙。“我砍断他们的脖子如同砍献祭的羔羊，

我割断他们的喉咙如同砍一条线，我让他们的血如同雨季的大洪流流淌在广阔的地面上。我使他

们战士的尸体像青草一样覆盖平原，我割下了他们的下唇，毁了他们的容貌，如同摘成熟的黄瓜，我
切下了他们的手。”［３］３７０亚述人的这种凶残的屠杀政策给被征服民族造成了极度的心理恐惧。亚述

人有时候也不屠杀俘虏，而是弄瞎他们的眼睛，然后释放他们。从公元前１３世纪开始，亚述人为防

止被征服的人以后造反，对他们采取了民族迁移政策，到公元前９世纪末，大规模的迁移已成基本

国策，“这项政策的实施使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同他们的本土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相脱离，从而失去

反抗的精神，逐渐成为亚述的臣民，进而更好地将他们控制起来，以达到最大限 度 地 剥 削、奴 役 他

们”［４］。
（三）亚述帝王尚武的才能与品性

在亚述王国，国王是最高的军事统帅，由一位或多位神灵时刻保护着。亚述最重要的神是阿淑

尔神，而国王则是阿淑尔神在人间的代理，巩固国王的统治则是阿淑尔神最主要的职责。阿淑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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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极大的权威，“他征服了所有的不服从者，他驱散邪恶，他惩罚那些不畏惧他的话的人，罪恶者

难逃他的法网”［５］。因此，作为阿淑尔神代言人的亚述国王常常神化他们的使命，认为他们的对外

战争是“圣战”。履行神的意志，这种观念为亚述帝国的扩张提供了一种动力，并在亚述民族中形成

了一种尚武的精神与传统。亚述军队以阿淑尔神的名义南征北战，凭借着对神明的无限忠诚，取得

了无数胜利。亚述国王也正是通过四处征战，确立起了至高的威望。这样，神的意志，加上统兵作

战，造就了一个个冷酷无情、坚忍不拔的亚述国王。他们野心勃勃，精力充沛，能征善战，残酷无情，

正因亚述帝王具有如此强悍的才能品行，才使亚述从一个地区小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军事帝国。

沙姆西阿达德是首位将亚述地区统一的亚述王。经过一系列的征战，他控制的范围从幼发拉

底河一直延伸到扎格罗斯山，如果再加上同盟国，这一范围可达到地中海滨，沙姆西阿达德的铭文

记载：“我把刻有我伟大名字的石碑，立在大海之滨的黎巴嫩。”［６］此时的亚述王国成为两河流域地

区最强大的国家。沙姆西阿达德死后，他以武力征服而建立的帝国迅速瓦解了，亚述人长期处于分

裂衰落的状态，直到米坦尼的衰落他们才再度崛起。米坦尼的衰落给亚述人提供了一个发展自身

的良机，进入中亚述时期之后，一个接一个精力充沛的亚述王力争使自己的国家成为与埃及、赫梯、

巴比伦并列的强国。从阿淑尔巴里特开始，亚述人开始了对外扩张。阿达德尼腊瑞之后的两个王

沙勒马纳沙尔第一和图库勒特尼努尔塔第一时期是中亚述发展的鼎盛时期。亚述军队在这两位国

王的率领下，灭亡了米坦尼，打败了加喜特巴比伦，疆域扩展到亚述历史上的最大范围。但阿淑尔

拜勒卡拉之后，中亚述步入衰落。然而，阿淑尔拜勒卡拉及其父提格拉特帕拉沙尔第一对外作战的

胜利，使得亚述在强大的外族入侵中生存下来，为两个世纪后亚述人再度崛起奠定了基础。公元前

９３４年，从阿淑尔丹第二开始，亚述人再度在历史舞台上活跃起来，从此时到公元前６１２年亚述灭

亡的３００多年间是亚述人最为强盛的时期。在此期间，亚述诸王带领军队横扫整个近东地区，战无

不胜，所向披靡。阿淑尔丹第二和阿达德尼腊瑞第二是亚述再度中兴的两代王，他们挣脱了亚述之

敌的束缚，揭开了亚述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辉煌的一页。其后的阿淑尔纳西尔帕第二是新亚述霸

权的主要建树人，他的努力，使亚述从地区强国向帝国转变。他为亚述未来的军事国王们树立了一

个标准，他“拥有一切他的继承者们所具有的素质和缺陷的极致，是冷酷无情，坚忍不拔的帝国缔造

者：野心勃勃、精力充沛、英勇威猛、高傲自负、残酷无情以及雄壮辉煌”［２］１２０。公元前８世纪到７世

纪，亚述帝国为萨尔贡第二及其后继者所统治，被称作“萨尔贡王朝”时期，这一时期对于整个近东

历史来说就是“亚述人的世纪”。萨尔贡第二扫平西方和南方，击溃北敌；辛纳赫里布四战埃兰，三

平巴比伦；阿萨尔哈东抚平米底，征服埃及；阿淑尔巴尼帕第二攻陷底比斯，侵占埃及，三入苏萨，摧
毁埃兰。萨尔贡王朝的历代诸王将亚述帝国的疆界扩展到最大极限，并使亚述文明达到了有史以

来的发展最高峰。

从亚述王宫浮雕的主题内容、亚述军队的作战方式及国王的才能品性都可以看出，亚述人热衷

于征服战争，并享受战争。国王是阿淑尔神意志的执行者，又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更重要的是亚述

王身上凝聚着整个亚述民族为战争而生存的不朽灵魂！

二、亚述人尚武文化形成的主要因素

亚述国家的诞生，最初并非以军事立国，而是以贸易立邦。公元前２０００年代的古亚述城邦时

期，亚述人是以商业和贸易发达著称，这一时期亚述地区是近东地区东西方贸易的重要中转站。根

据小亚细亚的卡尼什城发掘出的大量泥板文书的记载，学者们形象地描述了古亚述时期阿淑尔城

商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小亚细亚之间贸易的情景：“阿淑尔城商人的驴队从阿淑尔城出发，满

载着货物，穿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北部，沿着陶鲁斯山脉，到达小亚细亚的卡尼什城。在这里他们

把货物转卖给本地和其他地区的商人。……阿淑尔城的商人运往西方的主要贸易商品为羊毛织物

和锡，运回的则为银和金。”［７］２３１亚述人还以对外殖民贸易而闻名。亚述人沿着他们的贸易路线，在

９６１



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平原和安纳托利亚高原上建立了许多商业殖民点，被称为“港口”，以及一些小的

定居点“瓦尔巴图”，以定居点为纽带，公元前１９、１８世纪，亚述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和安纳

托利亚形成一个广大的贸易网，这不仅成为两河流域与西方交流的通道，也是后期亚述对外扩张精

神的一种体现。亚述早期的商业和贸易发展，为后来亚述的军事扩张奠定了基础。

亚述人对商业和贸易是非常重视的，其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如上所述，即使到了公元前１０００年

的帝国时代，商业活动也是亚述人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你发展商贾，多过天上的星星”，从犹太先

知的这句话中即可见一斑。然而，不论是早期的商业发展立邦，还是后来以武力扩张取代商业发展

而缔造帝国，亚述人选择如此“轻农耕，重商战”的立国之道，究其原因，主要是亚述所处的独特的地

理环境使然。
“美索不达米亚始终面临着极大的危险，文明而繁荣，但缺乏自然屏障，这吸引了山民和平原居

民，他们可以轻易地进行掠夺。”［８］８７以阿淑尔城和尼尼微城为中心的亚述本土位于两河流域北部。

这里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既是北方山区“野蛮民族”和叙利亚草原游牧民族南下的必经之路，也是南

部巴比伦尼亚到地中海和安纳托利亚地区的要冲，更是亚述地区同小亚细亚之间贸易路线的起点，

但是，这里缺少耕地和其他人类生活必需的资源，如木材、金属和良种马匹等，亚述人必须发展对外

贸易才能使该地区繁荣富强。连接西亚东西南北的重要地理位置，对于亚述人来说充满了机遇和

挑战。因此，在强族林立的古代西亚地区，亚述人为图生存和发展而不得不从事商业贸易。从事商

贸，不仅补充了亚述地区缺少的重要资源，使亚述人赚取了大量财富，而且还在亚述以外的地区建

立了贸易殖民点，这些都使亚述民族富足和强盛起来。此外，从事商贸活动，还使亚述人养成了喜

欢冒险，讲究实用，追求效益的品质，锻炼出了亚述民族坚忍不屈的性格，也刺激了亚述民族向外扩

张的野心。

从另一方面来看，便捷的地理条件既为亚述人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使他们的生存面临威胁。

交通要冲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样，亚述地区重要的交通地理位置也是古代西亚各强国及周围其

他游牧民族竞相争夺和控制的地区。而亚述本土周围没有天然的屏障，使其很容易遭受四周野蛮

民族的袭击和统治，从公元前１９－１４世纪，亚述先后受到埃什嫩那、马瑞、古巴比伦和米坦尼的征

服与统治。除这些文明王国对亚述的威胁外，北部和东部山区的“野蛮民族”也时时威胁着亚述地

区。亚述国王的一项常规任务就是要不断的征服北方和东方的野蛮民族。亚述国王辛那赫里布八

次战争铭记里详细记载了国王征服周边野蛮民族的战争情况。因此，从地理环境上看亚述不但要

面对国内土地和资源紧张的困境，同时要面对东、北及西面游牧民族的进攻威胁，而南边的巴比伦

尼亚地区则是传统的军事强国，一有机 会他们就北上征服，这些无疑都给亚述人的生存蒙 上 了 阴

影，从而养成了亚述人好战的性格。

公元前１４世纪，亚述在阿淑尔巴里特统治时期，借米坦尼衰落之机而独立。亚述取得独立之

后，发展军事力量来保持民族独立成了必然，尤其是不得不使用武力去保护那些亚述人苦心经营起

来但易受侵袭的商业贸易路线和商业殖民点，因为这些贸易路线和商业殖民点是亚述国家取得财

政收入和获得重要生存物资的最重要的通道和来源。易受侵袭的地理位置，使亚述人产生了强烈

的不安全感，而要永久地解除周围民族对亚述的威胁，唯一的办法就是主动出击，使这些民族臣服

于亚述，置于其统治之下。“公元前一千纪，亚述军队每年向上游的亚美尼亚山村和下游的西方进

行扫荡，是为了持续而系统地使山民处于自己的控制当中，因为如果无限地允许他们退回到遥远的

山谷里，使他们永远臣服便是不可能的。有 效 地控 制 边 界 地区 以便 在 那里 迎接 侵 略 也 是 必 要 的。

总之，帝国主义是和平的唯一保证。”［８］６９因此，军事上的不断壮大是位于易受侵袭的亚述生存和发

展的必然结果。

战争给亚述带来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他们只要在战争中获胜，就会得到包括人力资源在内

的源源不断的战利品，这些战利品对于亚述人来说是重要的、必需的资源。以往获得这些资源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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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主要是通过商业贸易，如今，通过战争的手段来获取这些资源，比通过商贸来得容易和便捷的多。

更何况，战争胜利还使亚述人控制了被征服地区的商贸路线及建立更多的贸易殖民点，从而垄断这

些地区的商业贸易。亚述为了维持通过征服战争而增加的各种利益，以及养活国内不断激增的人

口，就不得不扩充其军事力量，用最先进的技术武装他们的军队，进而发动更大规模的征服战争，这
似乎是亚述人不得不进行的一种循环。出土的考古学资料表明，亚述人对这种“不良循环”一直乐

此不疲，直至帝国的灭亡。亚述独立之后，战争成为亚述人生活的主要内容，对于亚述人来说，战争

是一种生产方式，而非消耗，尽管这种生产方式建立在其他民族的苦难之上。尚武、黩武的精神与

传统就这样在亚述民族中形成了。

三、亚述人尚武文化的历史影响

事实上，尚武并非亚述人的专利，尚武是古代近东地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只是亚述人将这

种精神和文化发挥到了极致而已。古代近东独特的地理与人文环境使尚武、黩武成为亚述人自身

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使亚述人形成了尚武的立国之道。

这种尚武的立国之道，对亚述人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亚述人通过军事征服，扩大了其

商贸的势力范围，掠夺的大量财富及被征服地区上交的贡品，使亚述很快强大起来，逐渐发展形成

了一个庞大的军事帝国；而另一方面，亚述人的崛起是建立在灭亡周边弱小国家，奴役被征服民族，

掠夺他们财富的基础之上。亚述人的征服为自己树立了众多的敌手，这些被征服地区无不对亚述

人充满了仇恨，他们时刻准备着推翻亚述人的统治，一有机会就揭竿而起，这为以后亚述帝国的解

体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事实上，亚述帝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被征服民族实行残酷镇压、涸泽而渔的剥削方式，“一

座城市被亚述人占领之后，征服者马上铲平该城以消除城内居民的进一步抵抗”［９］。对于被征服地

区，亚述人或者毁灭这个地区而把它的成员分散到其它地方，或者把它的公民全体灭绝，这属于亚

述残忍的心理战内容，当然也是其骨子里尚武、黩武的理念与精神驱动之使然。实行这种大屠杀式

的民族征服政策，其结果是“除了人力物力破坏和激起更强烈的反抗之外，不能得到什么更多的东

西”［１０］。另外，亚述人对被征服的民族还实行大规模的迁移和流放政策，这样做虽然在政治上给帝

国带来暂时的稳定，但是民族整体被迁移或流放，除一次性掠夺来的战利品外，这些被征服地区则

失去了可持续剥削的价值，因为人已经被整体迁移或被流放出该地区后，意味着这些地区的经济基

础就被连根拔除而遭彻底破坏了。同时大规模迁移和流放被征服的民族，意味着亚述帝国政府要

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来安放这些被征服的民族，消耗了帝国的财政收入，这种政策达到的效果事

倍功半，得不偿失。

亚述帝国的穷兵黩武，使亚述军队所到之处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给被征服的民族带来灾难。

由好战精神培育出的令人胆战心惊的军队不停地对外征服，帝国就如开启的战车，无法停止其狂奔

的脚步。“帝国的过分扩张和被征服民族的无法平息的敌意最终导致灾难性的结果。”［１１］当被征服

地区的财富被掠夺殆尽，而亚述人想再向外扩张而鞭长莫及时，这个靠战利品和被征服地区的贡赋

而“养活”的军事帝国便开始变得衰弱不堪。

亚述的尚武，正如汤因比所言，是一种军国主义，而“军国主义，已经成为文明解体的最为普遍

的原因。军国主义摧毁文明的方式就是使整个社会已经联结成一体的当地国家陷入到毁灭性的自

相残杀之中”［１］１８９。“从阿达德尼腊瑞三世开始，一些高官权臣的势力发展起来，历经了几代 国王，

形成了地方割据势力……土地高度集中在豪强手中，地方经济的独立现象造成了亚述本土经济的

崩溃。许多奴隶制的大庄园都被免除了兵役，而大批平民……负担过重，或逃亡……或依附于豪强

的奴隶主庄园，从而造成了亚述帝国的兵源枯竭。这些地方割据势力握有重兵，拒绝听从亚述中央

政权的调遣，并参加争夺王位的斗争。”［７］２６３亚述的尚武好战 最 终受 到了 其 作茧自缚般 的报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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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昔日雄风不再而衰落之时，那些曾经被他的铁蹄蹂躏过的周边民族便联合起来向亚述进行了进

攻与报复。亚述帝国晚期，一些敌对的民族如米底人、迦勒底人、西徐亚人的力量不断发展，他们联

合起来向亚述进攻，在大敌当前之际，王族和贵族仍尔虞我诈、拥兵自保，各省竟不“出师勤王”。公

元前６１２年，迦勒底人和米底人结成了军事联盟，摧毁了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新巴比伦王尼布

甲尼撒第二肃清了亚述最后的残余势力，控制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标志着亚述作为一个政治

实体从此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综上所述，通过对亚述人尚武文化的表现、形成因素及其影响三个方面的论述，得以窥见亚述

尚武文化之形成，不单是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因素使然，确保自身的生存和追求最大化的政治经济利

益，是亚述走向尚武道路的最根本原因。亚述人的尚武虽然给其他民族造成了沉重的伤害，但是亚

述的尚武客观上对古代近东地区的格局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它实行的民族迁移和流放

政策，“改变了古代近东地区长期由于地理条件而导致各个民族之间独立分散，难以互相交流的格

局，对整个近东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１２］，它促进了近东地区各民族的融合，为 日

后波斯人统一整个近东地区奠定了基础，亚述帝国的遗产也大多被波斯人继承。亚述帝国留给今

天的精神遗产，也许从伊斯兰教中的“圣战”理论还可略感其意。虽然今天的人们并不推崇尚武与

战争，然而对于亚述人来说，正是尚武与战争才使这个民族先于其他民族建立了人类进入铁器时代

地跨亚非的大帝国，从而缔造了亚述民族“残酷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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